
激情之後的冷靜思考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今年十月一日，我在天安門的觀禮台參加了國慶六十大典。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心靈觸動，因為

我回中國服事十多年，始終以僕人的心態投入中國的發展，參與中國發展中的各種困難。我們文化更新研

究中心及基金會的團隊，包括美、加、香港、新加坡及澳大利亞共十五位工作人員，三十多位董事，一百

多位志工，十六年來從來沒有在中國賺錢或做生意，只是有一種對祖國深情，及對天地仁愛真理的體會，

就義無反顧地犧牲海外很多机會，投身這段偉大的建國歷史。陶行知一句話：「帶著一顆心來，不帶走一

根草」，最能代表我們的態度。想不到這些都為中國所肯定，並被邀請回去參加國慶大典。

十月一日，我們一早在六點起床，然後走出所住的北京飯店，看到門外全部停著軍隊和坦克車，許多

人很興奮地拍照。那天早上，住在這個飯店的幾百人觀禮團，從地下通道過了對街，坐車去天安門。在這

個時候我們看到軍隊和坦克，心中非常感慨，因為我們親歷了從一個悲痛年代的傷感進入一個輝煌的年代

的歡躍。二十年前，是中國改革的最艱難時刻，海外有很多人對中國不斷批評和指責，西方列強也制裁中

國。但那時我卻經歷一種對宇宙美善的神聖體會，與其在海外罵中國，不如回去同中國人在一起承擔，與

同胞共同面對發展的困難,，讓過去歷史上發生的悲劇變成一種新的希望。中華民族在近代的文化創傷很

深，但我相信中國民族文化不會淪亡，反而會像耶穌基督一樣，在極大痛苦致死後，必能復活。我是抱著

這樣一種與中國人同經痛苦，而後共同促進「中國復活」的信念回到了中國。

到了二零零九年，中國可以說完全走出了過去的苦難，成為一個開始走向富強的國家。這十六年的投

身沒有白廢，我非常歡欣雀躍。

十月一日從北京飯店出發到天安門廣場，我們看到一個一個軍隊方陣排列整齊，另一邊是二十萬的年

輕人，拿著各種花環參與這個國慶大典。看台上沒有座椅，我們雖然在太陽底下站了四個小時，但仍然很

興奮，當各種部隊和裝備從我們面前經過時，從我對歷史和軍事的認識，中國的軍備正在追上先進國家，

而且女兵方陣也帶給人一種驚喜的美。當然，重點不在軍隊，而在它後面代表不同歷史發展的方陣和花

車，其中有一個代表海外華人的，讓看台上的海外華人代表都鼓掌歡呼。最後五千名小孩整齊操來，放出

手中的汽球升空，奔跑至金水橋下歡呼，鴿子飛翔，響起《歌唱祖國》，全場激動，我看到旁邊不少中年

嘉賓在抹眼淚。我也淚流滿臉，但不僅僅是一種國慶的激情，而是想到自己回中國服事多年，其中有長達

七年時間不斷帶隊上山下鄉到農村，盡我們有限的力量資助農村孩子讀書，也到上海建民工高中。前後總

計幫助有五千人左右，數百人已入大學，我們繼續資助。我雖然見過這些孩子，但都是分別在不同縣城或

學校見到的，究竟五千人有多少，其實沒有具像的概念，直到這天在廣場上看到一個方陣正好是五千人，

我想如果我們所資助的孩子都走出來，剛剛就能組成這樣一個方陣。看到他們，我就想到在農村中每一張

單純而流淚的臉容。

五千人說多不多，說少不少，在天安門二十萬年輕人中只是一個方陣而已。在中國近億貧窮人口中，

更是很少。但起碼我們曾經幫助過五千人，我們對得起這偉大歷史過程，對得很歷代先祖的血汗。曾經有

一個故事，兩個人在海邊看到數十万條魚沖到岸上，一個人跑過去很用心地把魚一條一條地撿起扔回海

裏，另一人說你無法救全部的魚，這人說，我雖然無法救成千上萬的魚，但起碼能救我手中這條魚。所

以，在國慶時我同許多人一起流眼淚，不但是因為中國強大而產生的激情，而且也參與了這個過程中所有

的酸甜苦辣，中國終於強大了，幸好我在海外沒有鄙棄中國，而且參與了重建祖國的大時代。

典禮結束後，當我們沿著長安街走回北京飯店時，見到那些攜帶道具往回走的年輕人，臉上都是歡快

的笑容，還有兩邊維持秩序的武警和保安，我都一一致謝他們，他們也很高興地回禮。在龐大的二十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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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慶盛典中，他們都是小人物，但也會為自己參與了大時代的進程而驕傲和光榮，他們是無名的，但都

是珍貴的，都是我們要感謝的。

看到這些年輕人，我就想到，假如在西方國家，如果要年輕人在凌晨起床到天安門，在烈日下一直站

著，不停搖旗舞花，他們肯定受不了，會有很多埋怨，因為西方現今的自由主義教育，都是以自我中心主

義為本進行訓練的。而中國人則有強大的民族文化認同感，故願意為整體而作出犧牲。這大概是中國人與

西方人的分別吧，中國人犧牲小我，完成大我，西方卻是寧犧牲大我，也要保障個人權利。

正因中國人全心關懷民族整體復興，因此中國一開放，無數海外華人跑回來，以不同的知識、學問、

財富投回中國，希望中國終有一天能站起來，不再被外國嘲笑和欺負。這千千萬萬的人投進來，歷史不一

定記載，政府不一定注意到，也不一定得到什麼「好處」。但也正因為這樣一種動力，使中國比任何改革

國家多了近千萬的現代化人才及無數資金，因而更快發展成功。

當一九七九年開放時，大陸東南邊陲的香港已發展成一個富裕的現代社會，也是傳承著中國歷史與文

化，看到旁邊的祖國一窮二白，紛紛回國，拖著電視機或不同的電器，穿著不同的衣服，帶著現金，送給

自己親人或鄉親父老，也有不少人率先投資助貧困的祖國經濟，希望以五百萬人的小富裕幫助十億人的貧

窮。

在那個年代，香港火車站天天都擠著長龍，大包小包的，帶著不同的電器和財物，回來時空身，衣服

和現錢都留在了中國，唯一能拿回來的，也許就是熬藥用的陶罐。香港帶頭之後，東南亞，美國，歐洲等

地的華人也紛紛帶著不同的東西回國。當時很難想像現今中國大部分人已有電視機和洗衣机了。八十年代

時我從台灣買了一個玩具熊給我女兒，看她很高興地笑，我就在想，假如有一天中國的每個孩子都有這玩

具該多好。當九十年代我回國服事時，中國的孩子都有了玩具，電視機也很多了，我就想到假如中國的環

保做好，像加拿大那樣到處有草地和樹，有非常好的居住條件，這個夢要全面實現可能還要一段時間，現

在大城市中已經漸漸能看到許多好房子，周圍也種了樹和草，但還是少數人才能享受到的。

我投身在中國十幾年，是懷著卑微的情懷，我們投進來的不僅是錢財，去幫助貧困子弟教育，事實上

我們錢財很少，更多的是投進學術和文化，來重建中國人的骨氣和靈魂。我們付出也不是沒有回報，當人

學會彼此相愛、彼此尊重，中國人能活得更好，中國民族在文化重建中能體現出一種有道德、有良知、也

尊重人權的時候，就是最好的回報。有時候一些高層人士問我有無需要在中國賺錢，他們的權力可作出幫

助。我心領其好意，事實上我不做任何營利的事，因為一旦做了生意，心思和智慧便會用到生意上去了，

就無法再在文化、學術、道德和倫理重建上繼續努力了。所以我放棄了所有能獲取利益的機會，只是希望

祖國能更富強，中國人的精神和靈魂能夠重建，我就會十分喜樂，離世時也會十分平安，這就是心靈中的

天國。

國慶的激情過去之後，我們還是要冷靜地思考，中國確實是初步地成功了，它的國民生產總值，快追

到世界第二，將來追過日本的機會很大。但是，根據我多年回國的經驗，心裏很清楚，中國當前的成功，

需要公平地分配給每一個同胞，這才是真正的富強，這是社會主義的均富精神。中國一九九二年提出社會

主義市場經濟的方向，成為後來成功發展的基礎。當前市場經濟已初步成功，下一步須注意社會主義的公

平公義特性，使貧困的人得到更大的照顧，也為他們建造希望。

中國政府多年來對弱勢群體已作了很大的努力，不過還有許多問題要解決，例如，在城市目前可以給

更多貧困人士改善居住條件，如建公共廉租屋，可使民工生活安定下來。另外，教育改革，不但初中和小

學免費，而且高中也須免費，貧困者可以不因為貧困而停止兒女的教育。只要兒女有機會受教育，就會有

希望，有希望社會就不會動亂。

同時，還需要建立和完善人民冤屈時有聆聽的機制，目前的制度可以培養一批幹部，在每一個小城

鎮的地方，建立一些類似羅馬共和國的「保民官」。當年羅馬共和國是集體統治制度，非常強大，但遇到

下層人民不能反映意見時，就會產生抗爭，於是政府決定從民眾中選一些人出來任「保民官」，專門聆聽

人民不同意見。「保民官」沒有立法權，但有否決不符人民利益政策的權力。「保民官」制度讓羅馬共和

國更強大。香港則在各區建立了民政署，專門與草根大眾溝通，且規定官員必須在百姓入門後兩分鐘即接

見，回應其問題，或聽其投訴，由此建立很好的官民關係。中國雖有信訪部門，但屬行政系統，辨事有官

僚氣。今須由黨方面建立溝通渠道，在每一縣城建保民官或社會和諧辨公室，專門做官民溝通工作，與地

方政府沒有關係，身份獨立，直隸黨中央。這才可以舒解現代社會存在的民怨問題。中國只要解決貧富懸

殊問題，解決民怨問題，腐敗問題，那麼，中國大富強年代便指日可待。


